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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讲学的地方，白
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就是书斋的雏形。至汉
代，司马迁身受奇耻大辱，满怀孤愤，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
写出了鸿篇巨制《史记》。司马迁的“个人工作室”，就是他的“书
斋”，这或可作为中国古代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

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
是书斋发展成熟的时期。成都的杜甫“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
书斋。他写书斋的诗句脍炙人口：“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
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两宋时期，文人墨客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繁盛，
加之程朱理学的创立及影响，讲学之风盛行，书斋也是思想的
激荡之地。至元代，王冕首使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篆刻艺
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从此文人自己刻制的
书斋印和书斋结合在一起，开启了印章的载体和广阔前景。正
可谓：印小天地宽，方寸知千秋，大大丰富了书斋的内涵，成为
书斋发展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与小说的诞生、话本的兴盛、书法与绘
画的发展相伴，书斋地位和格局不断完善，最终定型。这一时
期，文人的书斋印更加盛行。清代的文人学士虽受“文字狱”的
恐怖影响，转向研究考据的文人多了，但文学、书画艺术还是
得到发展。此时书斋文化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文人书
斋的发展得到充实与提高。

自古及今，书斋究竟该什么样，其实并无一定之规。富者
可专门筑楼，贫者陋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
然；有的筑于水滨山林，有的藏诸市井；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
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
那就是简洁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斋的设计，
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高雅绝俗之趣”。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
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
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
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
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
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
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这是明代高濂在《遵生八
笺·起居安乐笺》里描述的书斋陈设，虽有些繁琐，却让我们看
到了一间舒适古雅的古代书斋的大概。

“新辟书斋鹤机宽，一帘风月尽幽闲。百年易向忙中过，万
事偏於好处悭。漫说折腰营斗米，何如留眼看云山。只消一卷
梅花句，留得林逋在世间。”中国古代文人无不重视书斋的设
置，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他们在书斋中私自独处，不记尘烦，
格物致知。

今人效仿古人的书斋来装点书房，有人专门去书店买了
一套一套的百科全书装点门面，却几乎很少翻阅，这已经失去
了书斋的品位。若真如此，文人心中的家国天下，就没有了其
因应的内涵。

文人书斋
陈 昕

“书店是书的殿堂，是知识和灵
感无可替代的宝库。书店还是爱书
之人聚会、相遇、交流思想的场所。
这种舞台般的现场感，正是当今网
络时代应该重视的。”这句话是一家
著名书店的主人的话。每当走进一
家书店，我都会想起这句话中的定
义：“舞台般的现场感。”

周末那天走进“言又几”书店，
叫一杯咖啡，斜倚在沙发上，看人来
人往，亲密关系的轻声絮语，陌生关
系的隔阂与谦让——偶尔这种隔阂
会被打破，大多是因为看见同一本
书的惊喜和会心一笑。所以书店是
适合拍室内剧的地方，比如《布莱克
书店》，书店的主人布莱克经营书店
有一搭没一搭的懒散，手上却总捧
着本书，损人时往往引经据典。他对
那种买书回去装样子的顾客，一本
正经怼回去的样子，看过的人不禁
哑然失笑。看看这段经典的台词——

顾客：那些书？多少钱？那些皮
制封面的书……

布莱克：那是狄更斯的文集，查
尔斯·狄更斯。

顾客：它们是真皮的吗？
布莱克：它们是真的狄更斯。
顾客：我必须知道它们是不是

真皮的，它们要和我家里的沙发相
配，我家的其他东西都是真皮的！我
给你两百英镑……

布莱克：你的英镑是真皮的吗？
顾客：不是。
布莱克：对不起，真皮的英镑才

能跟我的钱包相配。下一个。

一

正阳书局的猫咪4岁了。那天去
书局，看见它躺在南厢房的书屋里，
依然是那副慵懒的模样。某年夏天
的时候，我曾经窝在书局外的茶座
里看书，这只猫昂首挺胸地走了过
去，然后也找一个地方趴着，打个哈
欠就半睡半醒地瞅着这个世界。

很多书店都有猫，而且大多是流
浪猫，因为书店主人的收留，从此就
留了下来。成都的“再书房”就有6只
猫，都是收养的。所以“再书房”声称
世界上只有两种猫：猫和书店猫。这
家书店的文宣是这么写的：二十世纪
伟大的作家海明威有着“文坛硬汉”
的形象，但他也是一个疯狂的爱猫者。

“猫是最善良最忠诚的伙伴，养了一
只猫，就会再养一只！”数量最多的时
候，海明威养了34只猫。文人与猫，猫
与书，书与书店的相逢，都是缘分。有
人夸张地说，书店猫是家养宠物的最
高级别，因为在这里，全是自由，去与
留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记得杭州的“吾南书舍”也是
有猫的，一只加菲猫。不过除了猫之
外，书店的美食也让人垂涎欲滴。我
们留意一家书店，除了书之外，如果
饮品和甜品能给我们意外惊喜，那
么我们流连的时间会更长。

读到过一篇题目很夸张的文章
《有猫的书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
方》，文章描述：香港的森记书局，经

营了30多年。1982年，接手书店不久
的陈小姐，发现店里有老鼠，她不得
不向管理员求助，“刚好，管理员就
在楼梯上捡到一只流浪猫”……陈
小姐经手照顾的流浪猫至少有七八
百只。有人捡到被遗弃的小猫或者
病猫，就会送来森记，等它们长到半
岁、恢复健康，陈小姐就会帮它们找
到合适的领养者，而森记一共住过
28只猫。

有的书店干脆命名为“猫咪咖
啡书店”“猫的天空之城”……“猫咪
咖啡书店”开业之日，20多只猫成了
闲庭信步的傲娇店员，却让这家书
店创下顾客排队三小时才能进场的
记录。

如圣殿一般赫赫有名的巴黎莎
士比亚书店里也有猫，大部分都叫
Kitty，或许是书店主人懒得再给猫
起别的名字？我后来才知道，莎士比
亚书店那只换来换去却永远都叫
Kitty的猫，来自于《安妮日记》中安
妮的好友 Kitty……

大概因为猫散漫的样子非常
适合读书人的心态与形态吧，所以
书店和猫，一向是一种绝配。

二

在有关书店的影视作品中，最
钟情于中国台湾出品的《书店里的
影像诗》。这片子是侯季然导演为偶
像剧《巷弄里的那家书店》拍摄的衍
生品，作品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
全台湾共 80家独立书店的样貌，每
集只有 3分钟。

春成书店是台湾最南端的书店。
这里曾经是一间杂货铺，在交通闭
塞通讯不发达的过去，杂货铺就是
信息的集散地。而杂货铺被时代淘
汰之后，这里建成了一家书店——
春成书店屹立 16年，书店主人一边
卖书一边收集和保护当地的民谣。
一座小镇的记忆与歌唱，就这样融
汇在每一张布满字迹的纸上。

Zeelandia是大航海时代荷兰人
来到台湾建城时，给台湾取的名字。
这家书店以台湾第一次走入世界的
名字命名，收藏有关旅行的一切。书
店女老板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
是“我旅行出门，那些出走啊，那些

流浪，最后，其实最开心的那个目的
地，永远是回家”。

建在社区里的南坎1567小书店
不仅卖书，社区里的妈妈们经常跑
来唠家常，村长临时抱佛脚来找书
写演讲稿，诗人会偶尔写一首诗词
小品贴在书店里，而热爱绘画的居
民们一起创作了南坎的“清明上河
图”——居民们把街上的故事讲给
画家听，画家就画下来，画在书店的
墙上。书店老板说她要用书店“重拾
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每当夜晚来临，
社区的灯光逐渐熄灭，仅有书店在
黑暗里发光……

80家书店，80种不同的人生和
际遇。尽管这些书店的主人没有世
俗的成功和风光，但他们无一例外
都喜欢书，喜欢黑暗中的那一束光，
并且对所有的生灵充满了慈悲心。

导演的拍摄手法非常独到。《时
光书店》这一集，镜头始终固定在书
店外拍摄书店门口的人流和车流。
人们来到这里，又离开这里，只有这
座书店在时间的河流中静默不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小的“小
间书菜”，是一家建在水田中央的书
店，书店老板是从城市辞职的年轻
人。她说过腻了都市的快节奏生活，
她向往的人生只是煮菜看书。

书店里的桌椅和许多小物件都
是书店老板的丈夫自己手工做的，
书店里还专门为他的木工爱好开辟
了一个专栏，专门贩卖与木工有关
的书籍。专栏的名字叫“做木工是我
先生的兴趣”。

既卖好书，又卖新鲜的蔬菜。他
们还说，希望乡亲们以书换菜，一本
二手书，换几把新鲜蔬菜。“小间书
菜”有很多文学、诗集、旅行、童话的
书，而那些理财金融类书往往会被
委婉谢绝。这正如影片中所说的，人
生的物质空间小小一间便足够，“物
欲的最小量化”，才可遇见“心理层
面空间的最大量化”。

这是我唯一想开的一家书店。

三

用书来换菜不算最“奇葩”的。
因为想要保护一棵古老的芒果树，
黄禹铭开了一家名为“伊圣诗私房
书柜”的小书店。他的理由很简单：

“开书店就够浪漫了，已经浪漫得不
切实际了。如果开书店的同时还拯
救了一棵老树，那将是浪漫得很幸
福的事。”

我们在这棵参天大树上看到树
身的伤痕累累，那是过去电线的缠
绕造成的伤害。自从有了“伊圣诗私
房书柜”，电线被拆除，芒果树被黄
禹铭小心地保护了起来。

而坐落于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
及其“砖读空间”，肩负着保护元代
万松老人塔的重任。其实砖塔胡同
之名，正来自于这座千年万松老人
塔，而小院里“砖读空间”是北京首
个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在还没
有读书之前，我们已经读到了一座
城市过去的模样。

“鼹书”如果用繁体字来写，就
成了“鼹書”，恍眼看上去就像“鼹
鼠”。没错，“鼹书”的吉祥物就是鼹
鼠——小小的书店门脸挂着的木头
牌子上写着“鼹書”两个字，还画着
一只小鼹鼠捧着书的痴萌样。“鼹书”
把淘来的旧书进行重新修复、装帧，
让我想到中国古代文人敬惜字纸的
传统。《燕京旧俗志》就断然称：“污
践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
父母同科罪。”文字是圣贤心血，也
是树木精华，出一本没有价值的书，
甚至误导读者的书，是乱砍滥伐。所
以很多开书店的人，都至少是半个
环保主义者。

据说北京最小的书店是豆瓣
书店，一篇文章写道：“四壁都是
书，中间两组 E 型架和一张书桌，
就是铺面的全部……（屋里）刚够
一个人起起蹲蹲地挑书，再来多
一 个 人 —— 对 不 起 ，转 不 开 身
了。”曾在黔东见过一家只有二三
十平米的书店，书店主人是一位
戴着眼镜的年轻人，邋邋遢遢的
样 子 ，但 是 书 架 和 书 都 很 干 净 。
书架上的书都是哲学书，我记得
其中一本是《第一本哲学漫画书：
尼采的哲学思想》，书的腰封上写
着：“人人都能看懂的尼采哲学漫
画书”。走出书店的时候，看见年
轻人在跟一个挑担的老农在台阶
上席地而坐，他们气定神闲的样
子让人不忍心打扰。

但其实更小的书店在日本东
京，店名“一室一册·森冈书店”，
意思是“一间房，一本书”。森冈
书店每周会精心挑选出一本好书
在店内售卖，读者没有挑选的余
地，他们只能买或不买，但通常情
况下，踏入书店的人，走的时候都
会带走这本书。而每周围绕这本
书，书店都会构建一个相关主题，
策 划 一 系 列 与 这 本 书 有 关 的 展
览、活动、对话。读一本好书是要
读透的，不能浮皮潦草。

这些书店都留下了强烈的个人
印迹和偏好，他们以这样的偏好来
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但是如果我
们读过那本著名的《书店时光》就知
道，世界上的很多大型书店里，店员
都有替书店选书的自由。这样的模
式，被称为“书店民主”。作家布兹比
有过 17年的书店职员经历，他这样
的店员已经成了书店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所以不奇怪的是，他的《书店
的灯光》一直在很多读书人心中闪
烁不灭。

董 桥 先 生 说 ：“ 爱 书 爱 纸 的
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他还
说：“书店再小还是书店，是网络
时代一座风雨长亭，凝望疲敝的
人 文 古 道 ，难 舍 劫 后 的 万 卷 斜
阳。”

如果我们读过《书店的灯光》，
读过《莎士比亚书店》，那我们一定
也知道，这些小小的书店不像那些
伟大的书店所具有的荣光，比如巴
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成就了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
店成就了金斯伯格的《嚎叫》，就像
电影《天才捕手》中伟大的编辑麦克
斯·珀金斯发现了托马斯·沃尔夫、
菲兹杰拉德、海明威，但是这些小小
书店中的人们，却一样活出了一分
尊严、满足和怡然自得。

（摄影 龙平川）

书店里的猫咪、蔬菜和芒果树
龙 天

“拒奸杀人”何时可判无罪？
法律中的明文规定，是在清中后
期的嘉庆、道光朝成立的。嘉庆
年间妇女拒奸杀人“勿论”规定的
修订完成，在时间上要早于“男子
拒奸杀人”的无罪化。后者则受
到“妇女拒奸”例修订的影响，于
道光三年（1823 年）三月，由刑部
奏请皇帝，建议酌情修改男子拒
奸杀人条例。其主要理由便是，
妇女拒奸可勿论免罪，但男子拒
奸最轻也要拟流刑，量刑轻重悬
殊，而男女并无二致，尤其是男女
为保全“名节”而当场防卫致人死
亡的，以及男子年龄较小迫不得
已而“拒奸”杀人的，都值得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拒奸勿论”，
只是相关法规的简化表述。事实
上 ，在“ 拒 奸 ”情 节 的 判 定 上 ，从

“贞妇拒奸”“儿媳拒奸”到“男子
拒奸”，立法者均列举了多项判定
标准。“男子拒奸”的认定标准尤
其严格，如道光三年刑部的立法
建 议 ，法 律 应 详 细 列 出“ 男 子 拒
奸”的成立条件，缺一不可。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和“与
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精神，见
于儒家经典《尚书》，贯穿传统中
国几千年法制不绝，但在传统法
制的话语体系中，“罪疑惟轻”基
于帝王统治的宽仁，而非无罪推
定的理念，终究推导不出更具挑
战性的“疑罪从无”。

清代因事立法，因案生例，往
往将个案中的具体情节上升为条
例，追求特殊罪状与确定刑罚的
一一对应。与“正当防卫”相似相
关的“拒奸”案件的裁判规则，便
体现出列举主义和绝对确定刑等
特征：按防卫人性别，有“妇女拒
奸”条例和“男子拒奸”条例，针对
防卫人与侵害者的身份关系，又
衍 生 出 针 对“ 妇 女 悔 过 后 拒 奸 ”

“男子悔过后拒奸”与“儿媳拒奸”
的特设条款。有条件的“拒奸杀
人勿论”规定内容，是移植“正当
防卫”制度能够落地生根的基础；
而认定各类“拒奸”的极高标准、
人伦情境中对“拒奸”限度的从严
要求等，则是“正当防卫”制度在
中 国 社 会 推 行 的 阻 力 。 以 史 为
鉴 ，分 析《大 清 律 例》中“ 儿 媳 拒
奸”“男子拒奸”等特殊“拒奸”规
则的立法意图与司法实践，可以
了解传统中国有关“拒奸”罪与罚
的特色与局限。

由以修订最为频繁的“男子
拒奸”条例可知，刑部煞费苦心修
改 条 例 ，往 往 是“ 出 力 而 不 讨
好”——无论是区分情节轻重，还
是细化量刑等次，几乎都于事无
补：一方面，严格的“拒奸”情节认
定标准之下，串供与伪证依然无
法禁绝——只要能为杀人者开一
条生门，定然有人不择手段。另
一方面，真拒奸者，未必能够满足
所有条件。更何况，要求十五岁
以下少年，孤身反抗并杀死二十
五岁以上青壮年等条件，不免强
人所难。条文越琐细，一味追求
个案的针对性，实践中就越受制
于叠床架屋的旧例新规、极为不
便，终于偏离立法者的本意。

归根结底，即便有历次修例
作修正，有“罪疑惟轻”等原则作
缓冲，但只要“男子拒奸”名目尚

存，便始终是立法的薄弱环节。
从技术层面，“男子拒奸”条

例，虽制定后便对同类情况颇具
针对性，然而案例层出不穷，变化
永无止息，罪状一再细化，区别微
乎其微。更机械地套用了“妇女
拒奸”规定的表述方式和要素，这
种照搬和套用，并不能够反映男
子在抗拒强暴的本质特性。只图
一时便利，终究问题丛生。

往更深层次的立法合理性与
必要性上探求，频繁修订细则或
另立新规都并不治本：将“强奸”
正 条 所 无 的 男 子“ 奸 ”，视 作“ 拒
奸”的启动原因，并由此展开男子
拒奸、女子拒奸分立并相互影响
的立法活动，其利在于有效回应
具体情境与偶发个案，其弊则非
一朝一夕——称男女“守身殊无
二致”，割裂规律，纠结于现象的
多样，片面追求立法的针对性，导
致体系混乱，法规冲突，表现为文
字长篇大论，但仍难以为司法实
践真正地排解疑难。

“男子拒奸”条文的专设，是
否 必 要 ？ 其“ 拒 奸 ”的 基 础 比 照

“妇女拒奸”是否合理？清代的执
法者难免遭遇这样的困惑。常见
方案，也是采取起来最为简便，但
流弊无穷的方案，是追求个案合
理性，频繁斟酌和审视特殊的“男
子拒奸”案件，并由刑部从专业角
度统一把控疑难案件的裁断，不

时修补疏漏。这是修锅匠般的治
标之策。

繁冗条例的存在正是理论与
现实中矛盾冲突的写照。治本之
策，要到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晚
清，才得到机会运用。在宣统元
年（1909 年）核定《现行刑律》时，
修例者终于直言此例不妥，“窃谓
此等案件，全在问官细心推鞫，不
在多立条文。溯查康熙年间，凡
鸡奸之案，有照以秽物灌人口鼻
问拟者，有照以他物置人孔窍定
拟者，良由男女不同，故不以奸情
论”。由是借大规模变法修律的
契机，趁机删除一系列积重难返
的繁复法规，“男子拒奸”例正在
其中。次年颁布的《钦定大清现
行刑律》中，“男子拒奸”条已删除
殆尽。

“男子拒奸”条例的存废，启
示在于，男女有别，巧立名目规
制“男子拒奸”大可不必。清末
修律者正是如此反思。而其后从
体例到内容均致力于刑法近代化
的“新刑律”，清楚区分强奸罪
是“对于妇女”；“猥亵行为”则
是“对于男女”。更是以正当防
卫一条，取代了旧律庞杂的具体
规范如拒奸等若干：“于现在不
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
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
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本刑一等至
三等。”延续至 1928 年 《中华民
国刑法》 第三十六条，“对于现
在不法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
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
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本
刑”。“拒奸”条例的混乱与纠结总
算告一段落。

（全文完）

孤身反抗之殇
——清代“拒奸”案的罪与罚之四

张田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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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风尚■

1804 年由英国人印行的板刻
彩画描绘了清代部堂的刑罚情形，
图为“戴枷候斩”。

每个月我都会在网上订购几
本图书，所以每个月自然都会接到
月度畅销书推送。这些“畅销书”我
大多不喜欢，前一段日子，终于将
网站的推送屏蔽掉了，因为那些

“畅销”的标准我个人并不认同。每
个人的欣赏点、关注点不同，因此
每个人喜欢的书也肯定不一样，但
有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标准
呢？我认为是有的。

好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引得我
思虑至今，文章的标题是《世界末
日，先烧哪些书？》。这个诘问之所
以引起我的思虑，原因有两个：其
一，我曾经是做书的，以往，我这
样的人被称作“书商”，而现在这
个词已经消失了；其二，我喜欢阅
读。我知道，很多读书人碰到这个
问题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思
索一番。其实，“世界末日，先烧哪
些书”当初有两个前提：一是图书
馆中有现存的所有类型的书籍且
不重复；二是灾难结束之后，这个
图书馆中所剩的书，将是人类重
建文明的重要资料。

这两个前提让“先烧哪些书”
成为一个虚拟的问题，但这种看
似荒诞的虚拟却让我们对书的甄
别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因为在
这个预设的虚拟情景中，“不是个
人讨厌什么书就烧什么书，因为
这 个 人 不 仅 肩 负 着 活 下 去 的 责
任，更肩负着全人类的重任”。在
这个前提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畅
销”的标准可能会不一样。

当年，作家马伯庸给出的答
案是，“第一批投入火堆中的书，
毫无疑问是成功学和励志书……

烧了丝毫不可惜”，而且，“成功学这两年出得太多了，拿来
当燃料，可以烧很久”。在他的名录中，“活该被烧”的书还有
生活保健类、明星自传类、星象占卜类。他也把这个问题问
之于一干友人，“有的先烧青春小说再烧旅游指南，有的烧
了历史普及类的犹嫌不过瘾，还要去拿高中教辅与公务员
题库出气”。看来，这个问题是一块试金石，可以一下就试出
书籍的优劣。

人类历史上的焚书都不是什么光彩的行径，公元前
221 年发生在中国的“焚书坑儒”是一个太著名的历史事件
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之后的秦朝末年，项羽入咸阳，将
秦始皇焚书之余保存下来的官府藏书，连同咸阳城一把火
焚毁……其实焚书这种行为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
生过。早在公元前 612 年，巴比伦人攻陷亚述国首都尼尼微
后，就将亚述王宫付之一炬，王宫图书馆中的大量藏书也在
这次浩劫中被毁。公元前 7 世纪初，犹太国王约雅敬焚毁了
先知耶利米写的《巴录便尼利亚》，原因是他不喜欢这部作
品对巴比伦将入侵的预言……

人类焚书的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过这些焚书事
件与本文开篇所说的烧书却有实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
于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一方面享受各种图书、各
种思想带来的文化的丰富性，而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让人不
忍卒读的书籍泛滥成灾。所以，当“世界末日来临”时，我们
该“先烧哪些书”，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启发
我们的是，百年之后，我们该给子孙留下的是什么？他们由
此知道我们看的是什么书，他们也由此知道我们是什么样
的人。

荒诞的问题其实并不荒诞，答案也许不言自明。

我
们
会
烧
什
么
样
的
书
取
暖

林

虹

■法治风景■

书店和猫，一向就是一种绝配

拥有一家旧书店 40年的老人。修补残缺的旧书，他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曹雪芹故居中的“芹圃学坊”

“砖读空间”读书邀请

■4.23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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